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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十二回第五十二回  召同寢竟設玄機召同寢竟設玄機

　　詩曰：　　一枝濃豔露凝香，雲雨巫山枉斷腸。常得君王看帶笑，名花不及美人妝。

　　啊唷，酈保和，你是取笑它了！這牡丹花雖稱國色，哪裡及得你的容顏！

　　說甚堪稱第一傳，先生難道不風流？若將卿與花相比，真教它，慚愧無何低了頭。天子說完容帶笑，酈相登時面泛紅。君臣齊

進天香館，內侍們，早已排筵設滿甌。

　　話說元帝與酈相君臣步入天香館內，只見御宴已排，金博早設。上邊是龍位，下面是酈相的座。見鋪設得整整齊齊，點綴得幽

幽雅雅。

　　於時登席舉金鍾，天子居中酈相東，御宴平分為二處，只因為，君臣難以一筵同。內官當下齊斟酒，琥珀光浮玉露濃。元主神

馳魂蕩蕩，思量要，乘間灌醉小三公。抬御體，作歡容，龍袖慇懃把著鍾。

　　阿，酈先生，朕敬你三杯潤筆酒，可做一首白牡丹詩來。今日寡人要做，竟摹寫它不出。先生才貫一世，諒必能曲盡其新。

　　可飲一杯賦一篇，朕躬佩帶不時觀。見詩如見先生面，須知道，相合君臣際會難。元主說完來遞酒，明堂再拜謝龍顏。連吞三

杯金莖露，立起來，把筆吟哦白牡丹。御墨淋漓詩已就，呈箋皇上聖君前。朝廷大悅稱奇絕，映著他，紅燭輝煌就細觀。

　　詩曰：酒暈無痕不染塵，別傳仙韻傲楊妃。輕籠夜露銀蟾影，薄剪春風玉燕衣。

　　上苑韶華霞爛爛，中庭香氣雪霏霏。珍珠簾外朦朧處，疑隔輕綃是也非。

　　元帝吟完大贊揚，古今應遜此佳章。就中兩句真稱絕，好一個，玉燕銀蟾妙比方。天子看完喚內侍，就將此幅貼宮牆。侍臣答

應持詩去，年少君王又舉觴。

　　啊，酈先生，白牡丹既得，紅牡丹也當留句。朕躬再敬你三杯，再賦一章以酌清賞。

　　酈相無何又謝恩，三杯連飲面生春。腮霞半現桃花色，眉黛微含柳葉長。筆走龍蛇重宛轉，手揮珠玉不留停。霎時一首新詩

就，俯伏筵前獻聖君。天子吃驚稱好速，燈光之下看佳章。

　　詩曰：東皇作意聚韶華，初出傾城第一花。金盞春酣濃帶酒，玉欄風動亂流霞。

　　楊妃薄汗凝紅雨，甘後輕綃換絳紗。今夜承恩陪御宴，天香館外月將斜。

　　天子吟完笑滿顏，贊一聲，保和學士好佳篇。內官也貼宮牆上，朕要時觀贊幾番。帝主說完重賜酒，三杯玉露飲連連。明堂酈

相沉沉醉，勉強在，元帝之旁侍御筵。年少君王觀看笑，回頭含歡吐心田。

　　啊，酈丞相，你可曉得朕躬愛護你的好意麼？

　　前者東平上本章，大家指你是紅妝。若非朕在朝前護，倒只怕，難免人談是女郎。上諭一傳方禁止，酈先生，此情此意可知

詳？

　　咳！這也怪不得忠孝戲於夫子，看卿的這副容貌，委實像個美人。

　　世間男子斷然無，哪有姿容似保和。竟是個，閉月羞花奇男子；竟是個，沉魚落雁美姣娥。休言別者消魂魄，朕亦猶如著了

魔。巴不得，刻刻笑談常聚首。巴不得，時時親近免相疏。今朝半日同游苑，寡人是，更比宮中快樂多。朕意憐卿而若此，卿心待

朕卻如何？

　　啊，酈丞相，你今朝歇在宮中罷。

　　館中床榻現周全，朕在常時每偃眠。今朝留卿同一宿，也便於，談談國政與朝端。寡人年少無長策，要把那，世治之謀問宰

官。夜深不須回閣了，與賢卿，天香館內盡餘歡。

　　嗯！宮官們，朕留酈丞相在天香同榻。你等傳諭三宮六院各處關門，內外禁門諸方上鎖。再著行走內侍們，曉諭閣中知道了，

不必等候酈丞相了。

　　朝廷一旨下筵來，大眾宮官應命階。這一個，亂亂哄哄忙出館；那一個，慌慌忽忽就離階。合班內監分頭去，酈丞相，色變心

驚呆一呆。

　　話說酈丞相一聞朝廷聖諭，並那一派憐才惜貌的言詞，不覺柳葉生愁，蓮花失色，暗叫一聲：了不得！我酈明堂今日孤單深入

重地了。

　　何期天子蓄私心，故此前番愛護深。我只道，聖意果非疑女子；我只道，皇恩委實重廷臣。卻誰知，深含其愛相親念；卻誰

知，暗有憐才惜貌情。今日假稱商國事，竟是把，風流陣裡陷孤軍。

　　啊唷君王呀！我酈明堂現在的婚姻尚不肯就，怎麼肯做此失身喪節的私情！

　　因慚夫子嫁門生，怎反臣妻侍帝君？雖則明堂原是女，哪有個，迎新棄舊喪清貞。今朝若宿天香館，我還要，做甚官來做甚

人！

　　啊唷，好生惱悶！這都是芝田不好，方弄出這等事來。他若不上本章，天子如何知道？我自從改妝之後，帶著榮蘭婢女，出雲

南而至貴州，自貴州而至湖廣，

　　萬水千山盡走過，孤貞一點未曾傷。繼於康宅無人識，贅在梁家事不揚。只為芝田陳了本，弄得個，私情惑亂小君王。今朝誘

到天香館，知己君臣共御床。

　　啊唷，真真奇絕了！這一個風流陣，倒也擺得森嚴。

　　引入千花萬柳中，竟得聖旨閉皇宮。就猶如，魚遭網內難逃漏；就猶如，鳥落樊籠不脫空。再若如此威福大，自然是，孤軍下

馬做降戎。

　　咳！若是別個呢，此刻是脫不過的了，無非玉潔冰清者執意尋死，楊花水性者侍御承恩。至於我酈明堂是還有個脫身之計，不

致到這等無能。

　　才能相國一思裁，挺挺烏紗立起來。怒色生於雙翠黛，嗔霞飛上兩紅腮。離將坐位當筵站，叫一聲，領旨宮官快轉來。

　　呀領旨的內侍們，慢傳聖諭，我就要謝宴辭鑾了。

　　一聲叫住眾宮官，拜到君王御駕前。兩頰桃紅含薄怒，雙條柳葉帶微慚。金襆叩，紫袍翻，正色端容奏聖顏。

　　臣酈君玉謹辭陛下，謝君上遊園賜宴之恩。但是微臣自蒙開科以來，由三元及第，點賜翰林院修撰，又挑授兵部尚書，今拜保

和殿大學士之位。

　　數受皇家起用恩，惟將赤膽報朝廷。調和鼎鼐叨天寵，燮理陰陽不世勛。再不道，怪事忽生陳表上；再不道，邪謠飛播說釵

裙。感蒙陛下加明證，降諭諸臣勿亂雲。臣只說，聖主已經分皂白。臣只說，明君諒必辨虛真。何期今日聽天語，也像猜疑是女

人！

　　啊唷，陛下呀！臣雖不才，已蒙聖恩拜相。

　　中外朝端盡主持，惟憑公道去偏私。若然疑作喬妝女，滿朝的，文武官員怎服之。

　　啊，陛下！如若人心一惑，臣就不能為皇家出力了。

　　只好辭朝掛了冠，納將蟒玉返林泉。涓埃來報今生裡，銜結當圖後世間。再者禁門非易入，外臣豈可內中眠？況兼陛下春秋



富，而且微臣亦少年。若在天香花館歇，這一來，造言起事更多端。無中尚復能生有，如此之時越不堪。同榻雖行談國政，舉廷哪

曉為朝端？臣叨寵用為丞相，當不得，傳播揚語媚聖顏。禁御斷然難侍駕，望吾皇，敕回內閣免疑嫌。聖明如欲垂天問，就在此，

燈燭之前可敘談。酈相奏完連叩首，元帝主，又驚又懼又含慚。一懷春意登時盡，滿面歡容頃刻殘。出位慌忙伸御手，揪住風流相

國卿，風流元帝假驚言。

　　啊呀，酈先生之言差矣！寡人的意思，不過憐卿之才，愛卿之貌，所以時時贊羨，每每稱揚。何曾疑你是女子，故此留宿天香

館中？這倒是朕的短處了。豈有此理！

　　如若賢卿是女郎，少不得，東平王子正妻房。寡人雖則心欽慕，怎麼敢，玷你清標大綱常。只為無疑才留宿，就便是，君臣同

榻有何妨？先生如此相推拒，這倒分明像假裝。

　　啊，酈先生，不必過執。朕與你今宵同榻，做一個徹夜長談。可記得漢光武與嚴子陵也曾同寢？

　　你我君臣怕怎生，館中一宿可談心。外邊就有人生事，朕將他，旨到拿來問典刑。天子言完扯紫袖，小三公，心頭不覺也擔

驚。難拒卻，費調停，只得爭先又奏君。陛下呀，微臣十九拜三台，已是人心有妒猜。謹慎尚然難免謗，疏狂越發更遭埋。今宵禁

御同床榻，一定說，貴顯都從狐媚來。館中留宿有所礙，這現在，君臣並少動人猜。伏乞陛下垂恩鑒，將此情形作主裁。酈相奏完

重俯伏，元天子，龍顏慘淡暗癡呆。

　　呀，且住，看他的言辭面色，不是像個女人了。

　　彼真若是孟麗君，豈無形怯豈無驚。正容令色仍如此，大義公言總恁雲。料想原非閨閣女，他所以，這般禮義敢揚聲。休作

意，快放心，莫惹當朝鐵面臣。天子想完扶酈相，叫了聲，保和學士好剛明。啊唷，酈保和

　　呀，你決意不肯麼？也罷，宮官們，掌燈送酈丞相出宮回閣。

　　一聲旨下送三公，酈相猶如放赦同。招展紫袍辭聖駕，飛揚玉佩謝天容。兩名內侍前邊引，一對宮燈照道紅。真個是，劈破雕

籠飛彩鳳；真個是，頓斷金鎖走蛟龍。君王目視明堂去，又笑還嗔悶在胸。

　　啊唷，好生可笑，這麼個酈明堂！

　　花月精神鐵石心，全沒些，從權就勢好商量。言言激切無玩戲，事事剛明有主張。倒像了，立朝正直臣宋。可曾似，風流傅粉

漢何郎？公然辭出天香館，毫不念，君上相憐一片心。

　　咳，寡人好恨！空費了多少心機。

　　盼一朝來望一朝，滿懷只望度春宵。朕為他，時時凝想心神亂，刻刻殊思魂魄消。朕為他，正院久疏皇甫後，諸宮不幸想姣

嬈。今才召得來園內，又被明堂巧脫逃。

　　咳！朕想他在石橋的時節，寧不心蕩而神飛？

　　故拂垂條相戲他，果然玉露濺蓮花。溶溶潤色真堪愛，淡淡嬌痕實可誇。白石橋頭情已美，只說道，天香館內趣還佳。何期一

場空歡喜，弄得了，仍舊輕輕放了他。元帝於時心惱悶，也無何，身登鳳輦出宮花。

　　話說這邊元天子回宮，那邊酈丞相轉閣，引導內侍們復旨不提。

　　少年相國一出宮，如出銅牆鐵壁中。回至閣間心脈脈，坐於燈下意匆匆。眉半蹙，面微紅，暗裡沉思暗裡窮。

　　咳！再不道聖天子有此私心，假說召我議事。

　　幸虧逃出這番災，辭出君家返閣來。今日不知衝險地，下回須要避疑懷。若還再擺牢籠計，倒只怕，就有才情展不開。

　　呀，正是，天子所贈的那一首絕句，不知哪裡去了？

　　於時隨手袖中藏，也不知，以後藏留在哪方？豔冶妍辭情暗露，深憐厚愛意明彰。此時失卻多乾淨，倒免得，竟像明堂戀帝

王。年少三公心忖度，於時次日出朝綱。

　　話說酈丞相辭朝出閣，直到府中。梁氏夫人迎至房中，問道：可有什麼新聞麼？何不向妾身說說。酈丞相忍不住失聲一笑道：

新聞倒沒有，我卻有個出籠的飛鳥，漏網的游魚。

　　言畢將情說一番，夫人不覺笑生顏。連稱小姐原容美，難怪朝廷聖意憐。如此推來如此拒，只覺得，千金情面太分殘。既然辭

出天香館，怎麼又，遺失君王御賜箋？這首新詩吟得好，帶來也付妾觀觀。明堂笑說留何用，可見你，意軟心慈動意憐。若我性情

相像你，怎樣在，金鑾殿上服芝田？皆因做事多剛斷，方能夠，走漏風聲尚做官。如是前番心一軟，多應已要畢姻緣。少年丞相言

完笑，梁氏夫人亦道然。酈相於時加謹慎，從此後，避君不在閣中眠。事忙帶到私衙辦，政少俱皆理畢旋。就便上書和請旨，也總

是，正容令色對金鑾。君王頗有三分懼，見了他，還要低頭整整冠。不但立朝存禮法，更兼會客亦森嚴。東平千歲如相見，惟有寒

溫一二言。會面亦在廳上會，避嫌疑，孤身不在廳槐軒。孟家父子來潭府，左右的，伺侯人員擺若干。就便要通心裡語，怎麼好，

叫他屏退眾堂官？因而無可相纏繞，酈保和，執掌朝綱穩穩然。按下這邊提別處，且表那，衛君翁婿返家園。

　　話說華亭伯、平江侯等告假回鄉，那一路的迎送威風，自不消說得。一到江南華亭縣內，衛振宗上墳祭祖，頃刻間重整門庭。

那勇彪的父母手足等，也遇赦歸鄉了，喜得骨肉間並無損殘。勇彪遂以重資奉養父母，自己就繼在華亭伯這一房中。熊浩在江南耽

擱了半月工夫，四月初頭，帶著繼室夫人起身向湖廣而來。熊浩辭別，就起身而去。

　　熊公別岳出華亭，女伯隨夫也別親。離卻江南來故里，滔滔轎馬又長行。官接送，吏逢迎，衣錦還鄉誰不尊。一到平江湖廣

地，沿街官蓋密層層。府廳州縣東趨拜，副參游守西跪迎。文官們，烏紗紅袍呈手本；武官們，明盔亮甲率營兵。排隊隊，列群

群，旗傘連成五色雲。先在馬前參友鶴，又臨軒下接夫人。兩班接過分開路，方到家鄉舊院門。

　　話說平江侯回到家中，這日卻有徐員外來探望安人，也在熊宅。當聞得女婿歸鄉，一齊亂哄哄地相迎出外。

　　帶著懷郎四歲童，忙忙接出大廳中。忙促促，亂哄哄，早見東床坦腹公。玉帶垂腰真顯耀，蟒袍掛體好威風。後邊隨即魚軒

至，扶進了，一位夫人美玉容。低係繡裙飛彩鳳，輕披花補舞金龍。丫鬟婢僕多多少，簇擁著，命婦登廳見禮恭。

　　話說平江侯夫婦一進廳間，就拜見了安人員外。那奇英伯十分賢惠，見了徐老夫妻親親熱熱地就叫父母。

　　徐家夫婦不安詳，看了這，女伯威風甚覺慌。稱豈敢，道難當，四拜齊齊跪下堂。見畢禮時相問好，夫人拉過小懷郎。指揮拜

見爹和母，教著他，作揖稱呼把禮行。年幼娃娃觀女伯，臉紅只是怕生藏。熊侯心內悲還喜，笑喚癡兒這是娘。燕國夫人多喜愛，

尖尖玉手挽懷郎。於時都入中堂內，此一天，初到匆匆卸了裝。

　　話說平江侯到家之後，先去上了祖墳，立旗桿華表。擺石馬石人，這一番耀祖光宗，非常貴顯。到得祭祖已畢，就出門回拜官

長，及自己親房族分等人。直待諸事畢時，方把葬妻一件從從容容辦將起來。

　　友鶴熊君安葬妻，立時料理勿遲疑。陰陽擇日多停當，不覺忙忙到了期。徐氏親人隨柩去，熊門戚眷送喪齊。平江侯爵多悲

切，奇英伯，也是渾身著素衣。安葬畢時方祭奠，新墳初造甚威儀。石碑高聳居中設，松樹連圍四面齊。吉地安靈生氣象，真個

是，白羊眠處鷓鴣啼。於時喪禮完全了，熊友鶴，葬罷頭婚結髮妻。

　　話說熊浩葬妻已畢，打點要七月初動身。遂寫書通知岳母，約會孟秋初涼時候一同進京。遣人投遞，此事按下慢提。

　　再言進喜抱忠心，不負劉家舊主恩。扶柩出都甘效力，滔滔離了帝皇京。擔險意，受艱辛，水路行船走萬程。奎壁在生無厚

德，他的那，棺材過路亦多驚。逆風擾浪常常遇，怪石攔舟每每經。有時候，左側右翻將若覆。有時候，逢頭纜斷快如流。幸虧進

喜懷忠孝，一念丹忱保柩行。歷盡艱難心不怨，他總是，逢危冒險叫神明。於時到了雲南地，相同著，老僕調停大事情。擇下良辰

開吉穴，尋墳塋葬主人靈。碑書鎮國將軍墓，種得那，翠柏蒼松也似林。落土畢時排祭禮，江進喜，嚎啕一哭也傷心。當時了結劉

奎璧，盡卻這，義士平生主僕情。



　　話說江進喜與老人家辦理葬事已畢，聞得外邊說崔攀鳳中了探花，不知是真是假，遂走到崔府來探問信息。

　　入街已見豎旗桿，凜凜威風非舊年。遂進內堂相道喜，叩頭慶賀請金安。崔梅太太多歡悅，便問家中怎樣緣。進喜細陳前後

事，大家驚歎更淒然。雪貞小姐芳心放，難得個，舅母夫妻保萬全。

　　咳！原來有此緣故，所以燕玉小姐私逃。

　　舅母當初恁怪她，如今倒，仗伊一個保全家。兩年守節真堪敬，萬里救親實可誇。吳越反成秦晉好，於歸王府享榮華。舅家父

母都全了，只苦那，奎璧亡兄結果差。兩位夫人聞得說，止不住，點頭長歎也嗟呀。

　　咳！這真正自己不好，何苦得算計多方。

　　幸虧妹子做人情，救了他時保了親。切齒仇家成至戚，如今在，東平王府做夫人。你遭慘死真何苦，把這樣，天大門楣化作

塵。倒是長兄和妹子，孝名傳播得清聲。若非伊等雙雙好，兩父母，性命難留也要傾。

　　咳！江管家，這倒難為你了。保著郡主進京，又送靈柩入土。你母親，如今在王府中受享榮華了。咳！真正行得好心有好報，

上天是不負善人的。

　　既然營葬事俱完，你想如今要出滇。腰內盤纏充足否？多應是，到今與母可同安。崔梅太太齊相問，進喜連稱答應然。路費盡

堪充用去，小的要，合同伙伴上都間。於時崔府夫人說，何不你，就共吾家走一番。巧巧探花迎眷屬，正少著，才能的當二三員。

你如同去真為妙，免得我，再覓新人也不便。進喜聞聽心甚悅，上前來，口稱情願送官船。

　　話說江進喜見崔夫人委他同去，真正是湊巧得極了。就稟明：還有老家人同在雲南。崔夫人說：好好好，都到我家便了。

　　進喜欣逢機會佳，便同老僕到崔衙。探花寶眷多歡樂，打點下，七月初頭就起家。慢表雲南崔府事，提一提，冒名女子到京

華。

　　話說雲南項寶敘，護送著假麗君出滇。離了本地雲南，便向皇都進發。

　　滔滔轎馬不遲疑，夜宿朝行進帝京。照道宮燈迎曉月，催人旅店叫晨雞。山邊樹下匆匆過，市上城中浩浩行。看了些，芳草池

塘新鴨浴；聽了些，落花庭院暮鶯啼。起身正值春天景，在路俄聞夏日期。五月廿辰六巳刻，南金一轎到京中。好熱鬧呀！彩雲周

捧帝城高，瑞氣盈盈五色飄。日照敵樓紅隱隱，風吹河水綠滔滔。一處處，溪邊好馬啼楊柳；一隊隊，陌上農夫插秧苗。寶轎入城

人語亂，行車碾石馬蹄跑。大道內，經商士庶齊攢路；兩旁邊，婦女兒童盡搶瞧。沸池喧嘩聲不絕，填街擁塞上俱搖。南金端坐魚

軒內，有那些，護送牌軍喊得高。

　　嗯！走道兒的閃開啊，俺們護送千歲夫人進城了！

　　一聲打號來喧傳，來往行人分兩邊。只嚇得，幼少孩兒藏樹下；只嚇得，經營買賣歇溪沿。排軍打動皮鞭馬，夫役抬高漆槓

軒。大轎亭亭前面走，長車蕩蕩後邊連。望著那，紅牆隱隱環深廟；近臨時，綠樹森森透小山。勝地繁華真不俗，皇都富貴果非

凡。於時進了京師內，有一個，壯帽青衣接上前。

　　啟千歲夫人得知：督撫的差官老爺已進朝去上本了，那東半邊就是尋下的公館。千歲夫人若要消停消停時，就在這店中下轎，

再入朝未遲。

　　南金小姐笑融融，吩咐抬軒到店中。壯帽青衣忙答應，一聲傳話急如風。

　　喂！千歲夫人說，往飯店內打個茶尖，可在東頭下轎。

　　夫役齊齊應一聲，穿街越市往東行。項翁先下招商店，喜孜孜，指點高呼將落停。秋素丫鬟侯五嫂，慌忙扶出女千金。移繡

履，款羅裙，走進三間內店門。員外說聲辛苦了，多嬌答笑應安寧。於時坐在招商店，小姐含歡叫一聲。

　　啊，侯家，你把妝匣打開，再將面盆取一盆水來與我。

　　五嫂慌忙叫走堂，一時取水進東房。南金小姐臨窗下，淨面梳妝對鏡光。點點絳唇脂有色，勻勻粉面玉生香。髻心中，戴枝八

寶珠蝴蝶；雲鬢上，加對雙花金鳳凰。罩了件，白鶴穿雲紗衫豔；換一條，文鸞舞錦繡裙長。真美麗，果端莊，自己心中亦贊揚。

　　咳！侯五嫂說我與孟千金一般模樣，但不知畢竟哪個好些？

　　據奴自看頗娉婷，難道我，還未能如真麗君？今日已臨都下了，不知道，可能冒得孟千金。於時小姐梳妝罷，項員外，走進房

來催一聲。

　　呀，小姐完了不曾？快快起身罷。督撫差官已去上本，好在午朝門外等侯相宣。

　　行李俱皆卸店房，自有那，排軍看守在招商。侯家不用相隨去，可帶榮蘭一起行。如若朝廷查細底，好將證見對君王。休誤

事，快離房，早早登軒免得忙。小姐應聲移鳳步，項員外，如飛傳話下迴廊。

　　嗯！轎夫們伺候呀，千歲夫人就要進朝去了。

　　一語飛傳答應聲，人夫雁翅列東西。南金小姐登入轎，秋素丫頭坐了車。員外半憂還半喜，騎著匹，花斑快馬作前驅。真緊

急，不遲疑，直向朝門走似飛。慢表南金來闕下，且談天子坐朝儀。

　　話說元天子這日駕坐午朝，文武官員畢集。正議事間，忽聞黃門官奏道：啟萬歲爺得知，有雲南督撫差官上表，護送忠孝王原

配孟麗君到了。

　　一聲啟奏入朝門，驚動丹墀多少人。武憲王爺觀愛子，低低說，今番只怕有佳音。東平千歲微微笑，來者無非假麗君。兒已心

灰灰盡矣，再不望，奪袍姻眷得完成。這一邊，王親父子班中語；那一邊，孟相爺兒隊內驚。侍講嘉齡稱怪事，龍圖學士道奇聞。

前回湖廣曾查到，今日雲南又獻臨。虛實不分真混鬧，我未知，何年何月始能明？兩家喬梓齊疑惑，暗地裡，笑壞明堂酈大人。

　　啊唷，真正奇絕！湖廣獻出了一個孟麗君來，怎麼雲南又有一個來了？

　　不期我竟會分身，變出了，三個雲南孟麗君。倒要觀觀何等女，她就敢，這般大膽冒吾名。

　　咳！但願她果然像我，也免了多少嫌疑。

　　那時父母將她認，就可以，搪塞王親一少華。有了冒名人替我，酈明堂，更能安穩頂烏紗。方真美麗始稱佳，但願來人貌不

差。年少三公心暗想，笑觀孟相啟銀牙。

　　呀咳！老前輩恭喜恭喜！令千金的好消息來了。

　　幸虧令坦上書章，我的這，冒認情由已破將。如若含糊臨此日，倒要把，送來令愛當虛妝。保和學士言完笑，孟龍圖，滿腹狐

疑沒主張。正在班中私語處，天子是，一聲御旨下朝綱。

　　嗯！黃門官速取雲南督撫本章上來。

　　階下黃門跪進呈，近官接本獻朝廷。君王座上睜龍目，字字行行看一巡。方曉麗君逃出外，竟在那，項隆富室做螟蛉。知細

底，識分明，隨即傳宣降玉音。

　　嗯！隨駕的宮官何在？速往午門召取孟麗君入朝見駕，不得有誤。領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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